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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风化人
本报记者周喆、白玛央措、李劲峰

眼下，各色丁香花开满西宁古城，花朵虽纤
小，但簇团绽放，亦成繁茂花序，汇成阵阵花海。

酷爱丁香的她，身材柔弱，数十年间，日复一
日的坚持与探索，最终活出高原“丁香花”的风采。

从桃李年华时偶遇丁香花的“震撼不已”，到
选育和保护丁香品种的历经坎坷，再到大力推广
丁香种植的不畏纷争……

过去 30 多年来的激情与付出，让青海省西宁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张锦梅与这座城市、这片
土地，结下浓浓的高原“丁香情”。

“丁香耐寒耐旱，有着高原独特气质”

如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万千居民，张锦梅对
树木和花卉的热爱与执着，与生俱来。

“小时候刮风下雨，我都要跑到果园，捡地上
掉落的树枝。”张锦梅回忆，不管多细、多短的枝
条，她都会一根根收集，揣进怀里当宝贝，“外地人
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这棵树长
这么大，太不容易了”。

张锦梅 1965 年出生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
治县。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目之所及都是一片土
黄色。

高原气候高寒，干旱少雨，紫外线强，蒸腾量
大，加上贫瘠的土壤、光秃秃的山丘、狂风卷起沙
尘，满目都是黄土、黄沙。

秋天看到一棵树凋零、一朵花凋谢，第二年开
春，张锦梅都要回到原地，看看树和花是否依旧
还在。

“冬天时间长，气温低，大部分植物都很难熬
过。”张锦梅说，那时候她就觉得，能在高原上生存
下来的一花一草、一木一树都特别不易。

“在这片土地上种出‘颜色’，就这么难吗？”带
着不甘，1985 年张锦梅进入青海省农林学校学农
学。毕业后不久，她被分配到青海湟中县农技推广
中心，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与熟悉，4 年后她被调到
西宁市西山林场，负责杨树优良品种的选育和
造林。

生性好强的张锦梅，和工人们一起在山坡爬
上爬下，掘土、插眼、撒种。她说：“当时条件特别艰
苦，膝盖磨破了，手指裂开了，脚掌起泡了，自己穿
破的鞋都能堆成小山。”

除了上山栽树，她还得在实验室做杂交实验，
选育杨树优种。最忙时，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接触的植物种类越来越多，但张锦梅对丁香
始终情有独钟。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诗人
戴望舒一首《雨巷》，带着愁绪描绘丁香，传遍大江
南北。

中学时代，张锦梅想象中的丁香，就如同诗中
的江南场景，美丽又婉约。

第一次见到丁香花，还是 1985 年在西宁读书
时张锦梅在人民公园游玩时的一场偶遇。“当时突
遇变天，乌云密布的天空就像要崩塌下来。我跑到
屋檐下躲雨时，突然闻到一股清香。”

张锦梅转头一看，正是一棵丁香树。“大雨从
天而降，夹杂着黄沙。风雨中，丁香依旧静静地盛
开，洁白的花瓣，犹如高原天空的云朵。”

多年过去，回想起当时情景，张锦梅感受“除
了震撼，还是震撼”。

“在环境优越的地方，她生机勃勃地成长，绽
放生命的绚烂。在条件艰苦的环境，她也能顽强地
生存，展示生命的坚韧。”张锦梅说，丁香耐寒、耐
旱、耐瘠薄，象征着高原居民独特的精神气质，也
鼓舞着自己一直坚持与丁香“为伴”。

“丁香引种选育，是‘天大的事儿’”

由于高原本土植物品种、数量有限，青海省内
各地开展绿化需要从外地引进大量树木、花卉品
种，经过引种、栽培、驯化，验证适应高原特殊气候
后，才能推广种植。

自 1998 年进入西宁市小桥苗圃负责 480 亩
基地、培育造林优质苗，张锦梅开始成批栽培各类
丁香树苗。

“青海寒冷干旱，而很多丁香品种却能在高原
生长、繁育。因此，选育和保护丁香品种，对于增加
适宜青海气候的林业物种，显得尤为重要。”熟悉

青藏高原的水土光热等自然条件，张锦梅将选育、
栽植丁香当作“天大的事儿”。

如果说从外地引进丁香品种，是为丰富高原
植物种类；繁育和保护更多丁香品种，则有更深远
的考虑。

不同的丁香品种，拥有不同的基因。通过组
培、嫁接方式繁育野生丁香，再提取野生品种的优
质基因，张锦梅团队就能通过杂交培育出抗寒、抗
旱、抗病虫害、花期延长的丁香品种。

很多野生丁香品种也面临着濒危甚至灭绝的
风险。“受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稀有的丁
香品种往往生长在立地条件差的野外。结种后如
没有生存的土壤，便无法生根发芽，甚至面临消失
的危险。”一想到这些，张锦梅就急得整夜睡不着。

2013 年，拥有 20 多年林业工作经验的张锦
梅，被选派到西宁市林业科学研究所，负责西宁市
乃至青海省林业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

每到丁香开花季，张锦梅便和同事前往青海
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孟达天池林区、甘肃连城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寻找天然野生分布的贺兰山
丁香、花叶丁香和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羽叶丁香。

受地貌影响，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
体陡峭，怪石嶙峋。刚开始时，望着眼前的石头山，
张锦梅心里发怵：“这怎么上得去啊？”

花色淡粉红的羽叶丁香，是我国特有的丁香
品种，由于繁殖力弱、生长缓慢，成为濒危物种。为
了能采集到羽叶丁香标本，张锦梅和同事在当地
老乡的指引下，一次次手脚并用爬上山。

似乎撞上了所有不利的因素，头两年即使被
划伤、摔倒，累得跪下，他们来来回回数天，也很难
在偌大的山上找到一株丁香。

“当时非常沮丧，时间拖得越久，寻找野生丁
香的难度越大，感觉前面工作都是白做了。”眼看
着黑夜逼近山林，花期结束，毫无所获的张锦梅特
别沮丧，只能来年重新返回山区，再次采集。

2015 年，张锦梅和同事们在一个石缝中终于
发现了两株野生羽叶丁香。

用手扒开一块块厚重的岩石，感受不到手指
被磨破的疼痛，她从一棵被石头压弯的丁香植株
上，截取了一段树枝，连同收集到的种子一起，小

心翼翼地回到西宁，“那一晚，我终于睡得踏实了”。
当时，全国可供借鉴的丁香的系统组培案例

很少。张锦梅团队经过两年攻关，将收集回的羽叶
丁香，采取嫁接、组织培养、扦插等方式，破解组培
树苗栽植难题，成功培育出第一批羽叶丁香组
培苗。

眼下，西宁林科所的丁香培育基地内，一排排
移栽的羽叶丁香已经长至一人高。这项工作不仅
为这一濒危物种大规模推广种植成功“破冰”，还
为后续培育出更多色彩、花期、抗逆性俱佳的优良
丁香品种，进一步丰富青藏高原的植物种类奠定
了基础。

“把丁香种满古城西宁大街小巷”

高原入春后，驾车经过西宁市大街小巷，摇下
车窗，便能闻见空气中浓郁的花香。在西宁市区，

凡是有绿化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丁香树。
然而，30 多年前，西宁市引进花卉树木开展

城市绿化时，缺乏有效规划，引进树种越来越多，
“多、乱、杂”问题逐渐暴露：大量外来树种连适应
性都没有通过验证，就被盲目引进种植，不仅景观
效果不好，成活率低，还导致了资源浪费。

“有的街上出现好几种不同的树，有的高大茂

盛、有的形如枯槁，看上去乱七八糟。”不少市民
将这种色彩混乱、高矮错落、品种不一、营养不
良的种植景象，笑称为“四世同堂”。

更令张锦梅忧心的是，一些树种如高山黄
杨，无法适应高海拔的气候条件，也被移栽过
来，“迈不过越冬这道坎，成片地枯死”。

西宁市的城市园林绿化，究竟应该以乡土
树种为主，还是外来树种为主？最初，大家的想
法并不一致。

从西山林场到西宁林科所，张锦梅四处奔
走，传授栽培技术，开了无数场讲座，只为推广
丁香，“就算自己出钱，我也要把丁香种到西宁
的大街小巷”。

一次，张锦梅作为林业专家受邀给园林部
门做报告，主题是《高原园林绿化植物的运用和
选择》。其间，张锦梅将一朵红玉兰和一株丁香
放在一起，前者含苞不放，颜色暗黄，后者花满
枝头，绚丽多姿，“我就想表明，高原绿化必须考
虑到植物习性。”

“不同的人可以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但我
们做研究的人，面对争论，必须站出来，大胆地
讲真话。”张锦梅说，丁香是西宁的市花，适应高
原气候，怎么大面积推广种植都不为过。

在张锦梅等一批林业专家的努力下，西宁
建成全国唯一的丁香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通
过多年收集保存，西宁市丁香品种从 2013 年的
18 种增加到 103 种，实现可繁育的有 69种。
仅 2019 年，西宁在大街小巷种植丁香 148

万株，丁香苗木存量超过 750 万株。全市累计
栽种紫丁香、白丁香、小叶丁香等品种上千万
墩，占全市花灌木栽植总量的七成，西宁成为
国内丁香繁育品种较多、种植面积较大的城市
之一。

如今，高原古城西宁，处处绿树成荫，花团
锦簇。其中簇簇盛开、满城遍布的丁香花，在这
片高原花海中格外引人注目。

因为对丁香的挚爱、对林业的贡献，张锦梅
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青海省优秀专家”
等荣誉称号。

回顾 30 年的科研生涯，张锦梅说，她这辈
子主要就干了一件事——“为了各种丁香，同大
自然拼命‘死磕’”。

平日里，张锦梅喜爱登高远眺。西宁南北两
山青翠挺拔，绵延一片，城市内外满目丁香，繁
花满树，抹去了当年的荒寂与苍凉，“看到这般
景象，内心是丁香带来的幸福满满。”

▲这是 5 月 8 日拍摄的西宁城丁香花开景象（5 月 8 日摄）。新华社发（张海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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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高原古城西宁，处处绿树成荫，花团锦
簇。街头巷尾，各类各色鲜花争相绽放，其中，满城
的丁香花格外引人注目。

在北山美丽园、南山公园、火烧沟等地，成片
的丁香依山傍水，景致宜人；绿意盎然的小区院落
里，几株丁香微风中摇曳；在机场公路、凤凰山快
速路等道路边，洁白的丁香默默绽放。花色纷呈的
丁香铺满古城，花香四溢。

“五月丁香开满城，芬芳流荡紫云藤”。城市与
花香，繁忙的街道与清香的绿地碰撞出独有的气
质，让西宁这座边陲之城化身“高原花城”。

“过去每到丁香花盛开的季节，人们都会在家
中的花瓶里插一束丁香花，好看又好闻。”50 岁的
西宁市民马艳菊说，丁香花不争奇斗艳，却处处散
发着质朴芬芳，这种特质深受西宁人喜爱。

丁香喜爱阳光，其耐寒、耐旱、耐瘠薄的特性

特别适宜青海的土壤和温凉气候。随处可植，容
易成活，还能盆栽和甁插，丁香在西宁的栽植历
史已有数百年。

对一度“缺林少绿”的西宁而言，枝叶繁茂、
花期较长的丁香，无疑是大自然对这座古城“增
绿添彩”的馈赠。随着品种增多、种植面积扩大，
1985 年西宁市将丁香确定为市花。

“以前西宁环境条件恶劣，一年四季看不到
几棵树，见不到几种花。现在人们可以买到的花
卉品种越来越多，但丁香在西宁人的记忆里仍
是无可替代的。”西宁市花卉展销中心花店老板
贾红娟入行 20 多年，见过很多花卉品种，却对
丁香情有独钟。

贾红娟说，以前大家常常在路上掐一串丁香
花回家，然后在水里培植，感受养花的乐趣，“丁香
就像高原上生活的西宁各族群众，自然环境再恶

劣也抵挡不住他们追求多彩生活的质朴热情。”

满足城市园林“彩化”需求和群众对多彩生
活的追求，需要不断引进、丰富丁香品种。西宁
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艳萍介绍，部分丁
香品种在自然条件下很难自然生根，需要通过
无菌培育等方式进行栽培。由政府投资 500 多
万元、在西宁建成的全国唯一的丁香国家林木
种质资源库，就承担起丁香种质的保护、研究、
繁育任务。

西宁人爱丁香，西宁城种丁香。丁香也在遍
布城区、花香四溢中，带给这座古城诸多“不一
样”。近年来，西宁市大规模种植丁香等树木花
卉，基本实现对城市生态框架、大小公园的美
化、彩化。高原花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西宁从
旅游“中转站”逐步变为国内外游客的“目的
地”。 （记者白玛央措、周喆）新华社西宁电

“ 高 原 花 城 ”丁 香 开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王俊
禄）记者面前的 7 位“巾帼网格
员”，人称“七仙女”，年龄性
格各异，她们中有外来媳妇、邻
家小妹、临退休的大妈、毕业不
久 的 大 学 生 ， 有 的是共 产 党
员……她们抗疫中的身影，刻印
在浙江省三门县心湖社区居民
心间。

心湖社区有 33 个小区，逾万
户居民， 2 . 88 万人口，其中有
697 名各类隔离服务对象。

社区党委书记倪晓敏说， 7
位普通的“巾帼网格员”，穿上
蓝色工作背心，就成了勇敢的
战士。

人称“万能姐”的叶娇青是
位“ 60 后”，经验最丰富。大年
三十，叶娇青收到大数据指令，
紧急排查一位有武汉旅行史的人
士。当事人没有电话和住址，只
有大致方位。查户籍线索无果
后，叶娇青看了看眼前 8 0 0 多
户、且没有电梯的小区楼群，咬
了咬牙，拉着业委会和楼道长分
头 行 动 ， 采 用 最 笨 的 “ 敲 门
法”，花了 4 个小时，终于找到
了当事人，落实了相关措施。

特殊时期，网格员要面对的
并不都是笑脸。初期，少数居民
对隔离举措不理解，封条贴了撕
掉，网格员再贴回去……疫情期
间，为了安全起见，不便面对面
做工作，她们只有不断与相关居
民打电话。

千百次敲门、问询、调解、安
抚……防疫工作量大且有风险，但
她们一直坚守“第一道防线”，收
获了满满的信任和成就感。

慢慢地，她们积累起经验，
网格工作越来越标准化，还建立

了“一人一档”走访记录。
“谢谢你们办事认真，但不知

道要封门多久？时间久了，我的食
品从哪里来，降压药谁供应？子女
怕 感 染 不 敢 与 我 接 触 怎 么
办？……”面对老人遇到的难题和
困扰，她们一一给予回答和解决，
从不厌烦。

贴心的服务，让 7 位网格员成
了老人最信赖的朋友。她们再次登
门时，老人往往准备了水果，隔着
窗户递过来，表达谢意。

任海飞的网格内，有位菲律宾
籍专家需要隔离。“我把要求告诉
他，他找人翻译。”任海飞说，听
到对方非常配合地回答“ Yes ”
“ OK ”时，感到很开心。

为居民买菜是网格员最常见的
工作，但也有例外。一天，清晨 6
点钟，任海飞接到一个居民发来的
信息，请求帮忙买两包烟。任海飞
没买过烟，跑了三个地方才找到。
送上门时，居民又感动又惭愧，解
除隔离后主动要求做志愿者。

记者采访了解到，平时，网格
员们还经常做慈善，联合民政部门
开展对困境学生的帮扶，并帮孩子
们实现运动鞋、自行车等“微心
愿”……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七仙
女”也不例外。柯梦月老公在外打
工，如何在忙碌的工作中管护好孩
子，常常让她挠头。刘金红有两个
孩子，跟公婆住在一起，加班顾不
上吃饭时，是婆婆时常给她和同事
们送来饭菜……

“哪有什么‘仙女’，她们都
是平凡女子，都有家人老小。但面
对风险困难，她们有种朴素的使命
感，那就是守好自己的地盘，护卫
好一方群众。”倪晓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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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杨思琪）五月的哈尔
滨，丁香竞放。不久前，以紫丁香命名的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荣获第 24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这支由“90 后”“00 后”学生组
成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他们用青春探索
浩瀚宇宙，被称为中国航天队伍里的“新生代”。

向梦而行，初心不改

2009 年，进入哈工大不久，韦明川加入了学
校无线电俱乐部。那一年，中国首颗业余无线电通
信卫星“希望一号”发射成功，令他萌生了动手研
制小卫星的冲动。

这个想法得到学校老师的一致支持。2012
年，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正式成立。这支队伍
以卫星技术研究所为依托，会集 100 余人。他们来
自航空宇航与科学技术、力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控制工程、机械工程等不同学科，实现了本硕
博协同创新、集智攻关。

2015 年 9 月 20 日，由团队研制的“紫丁香二
号”卫星“绽放”星空，开创了我国高校学生自主设
计、研制与管控微纳卫星的先河。

脚踏实地，创新不止

如今，团队已自主研制了“紫丁香一号”“紫丁
香二号”，参与研制了“龙江一号”“龙江二号”“珠
海一号”和新技术试验卫星 E 星等多颗卫星。

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凝结着超出同龄人的
付出和努力。为抓住机会学习，有人曾远赴新疆的
射电天文台，一“猫”就是一个月；为了赶工期，有
人假期没结束，就从家回到学校“泡”实验室；到了
发射关键期，每天基本只睡两个小时……

对“龙江二号”的发射过程，负责姿态与轨道
控制的吴凡记忆犹新。吴凡说，与“龙江二号”一起
发射的“龙江一号”因故突然失联。惊险之下，他们

紧急连续发送 400 多条指令，保障“龙江二号”不
出意外，顺利运行。“任何一条指令发生微小偏差，
都可能功亏一篑。”吴凡说。

当时，刚上大一的泰米尔主要负责“龙江二
号”的微型相机设计工作。卫星上允许的空间只有
拇指大小，经过反复调试，相机终于满足了卫星技
术要求。2019 年 2 月，这个小相机拍下了一张被
外媒称为“最美地月合影”的照片。

跨越时空，步履不停

很多人不知道，每张来自太空的照片背后都
是一项“国际工程”。团队自主研发了网络共享平
台，让世界各地无线电爱好者可以接收照片，满足
他们对外太空的向往。

“荷兰、日本，还有我国新疆、广东、北京……
这些爱好者来自 20 多个地点，每张照片上都会标
注出他们的贡献。”韦明川说。

“我的孩子对无线电非常感兴趣，希望有一天
他能加入你们的团队”“正是受你们的鼓舞，我终
于考进了哈工大”……“紫丁香”的故事成为越来
越多青年前行的向导。

如今，从电路设计到相机升级，从软件优化到
遥测接收，团队不断完善。他们正在承担中俄工科
大学联盟“阿斯图”卫星的设计与研制任务。

这个招生季，哈工大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以
“大师+团队”的培养模式，启动“小卫星班”招生
计划，将带领更多怀揣航天梦的孩子向着浩瀚星
海进发。

这群“新生代”航天人，平均 24 岁
记哈工大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

▲哈尔滨工业大学紫丁香学生微纳卫星团队（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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